“表达交流”综合实践平易之美
（一）课堂教学要求 

【教材分析】 

本课着眼于语言运用的实践，设计了课文改写、说明漫画内容、写导游词等环节，从实践的角度来实现语文教学的目的。 

【教学目标】 

1．领略平易的语言对文章的表达作用。 

2．学会用平易的语言对某一现象进行解说。 

3．养成应用各种语言的能力与习惯，清楚明白，通俗平易地表达。 

【教学重点】 

学会用平易的语言对某一现象进行解说。 

【教学难点】 

养成应用各种语言的能力与习惯，清楚明白，通俗平易地表达。 

【教学建议】 

1．师生共同学习平易语言的特点，让孩子们了解达成“平易”的方式和手法很多，要考虑讲述对象和读者或听众的特点，使传达的内容容易让人明白、接受。 

2．课堂实践 

（1）改写《小石潭记》 

教师出示本环节要求 

把这篇小品文（游记）改写成说明书或导游词。可根据不同的表达目的、交流对象，对原文进行加工，也可以作适当的想象。如果写成说明书，可以书面语为主，文词优美、典雅些；导游词是用来说的，则要口语化些，朴实、生动、明快些，如果能写得风趣、幽默、逗人就更好。比如：“走好，当心点，别看这个浅浅的小水洼，您知道过去有多少文人不小心滑溜进去啊！您知道当年柳宗元老夫子看到的那一百多条鱼，现在这里安居乐业的是它们的多少代子孙呢？” 

（2）介绍漫画 

师生分析漫画内容，清楚地了解了画面，自下而上是： 

a．标题：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 

b．平地的截面图。由于是截面，所以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土地的底层蕴藏着丰富的水源；而土地的表层已被挖了深浅不同的五个坑——这显然是五口未挖成功的井，其中一口已经接近地下水源了，却功败垂成。 

c．画面上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身上只穿件背心，外衣脱下来搭在右臂上，裤管撸起来半截，左手提着铁锹，一副刚刚干过活的样子。那些井就是他挖的。他嘴里叼了根香烟，高高地抬起腿，从被他动了动土皮的第五口“井”旁走开去。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就能清晰地知道画面各个部分的内容。这就是说明性文字。说明性文字一般只做如实的介绍，不能有太强的主观性、想象性的成分。不能你不说还明白，你越说越糊涂。 

（3）亲近“黄果树瀑布”之旅 

“黄果树瀑布”之旅练习只是一个举例性的，可以因地制宜选择某一本地的或学生感兴趣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做一个综合性的说、写实践活动。比如，山西的，介绍五台山、平遥古城；四川的，介绍三星堆遗址、九寨沟；山东的，介绍泰山、孔庙……当然，也可以介绍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名胜地。不是简单地把现成的宣传材料搜集拼凑在一起，必须是经过自己“再创造”的作品，在表达上避免千篇一律，尽量写出自己的文字个性。请学生自己动手写广告词、导游词、解说词、游记、考察报告、调查报告（择一）等，有条件的也可以搞摄影展，或拍摄广告片。 

（二）教学课件（积件）要求： 

课件使用说明： 

1．展示平易的语言的特点及例句。使孩子们直观地了解这一语言特征。 

2．出示小石潭记和黄果树瀑布的图片和视频资料，让孩子们头脑中再现美景。 

（三）教学资料要求 

1．评析资料 

平易之美，在于使说明这一表达方式中得以集中地体现。 

说明，即阐释，就是对客观事物、事理的解说。阐释论，是对写作说明性文字的思维方式的讨论。阐释，从写作思维特征上来看，它主要是在知性思维（对感觉的一般性的综合）的层面上进行的，所以，说明性文字，主要体现的是写作知性思维的规律。阐释可分为平实性阐释和艺术性阐释两大类。这二者的区分是基于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的差异。平实性阐释的目的是对客观对象做尽可能精确的解说，阐释的内容大多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它面对的一般是有了解该对象的需求、并具备相应的理解能力的读者，它主要运用于各种合同、条约、法律条文、辞书条文、章程、调查报告、说明书、讲义、教案等中；艺术性阐释的目的是对客观对象做尽可能浅显、有趣而又不失科学性的解说，阐释的内容既有知识性又有审美性，它面对的一般是不具备该专业知识又渴望有所了解的读者，它主要运用于知识小品、科学小品等文体中。阐释的是上述文体主要的文本构成成分，在其他的一些文体中，阐释虽然不作为主要的文本形式，但也往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辅助性因素，如小说中的补叙、新闻中的背景、学术论文中对重要概念的诠释等，都是说明性成分。 

阐释的价值取向与叙事不同，叙事的着眼点是探求人生世事的真相，指向人的本体存在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体现的是“求真意识”和“人生意识”。而阐释的着眼点则是说明事物、事理的知性内容，使知识和文化或读者尚未了解的客观事物得以传播、继承和了解。体现的是“求知意识”和“教喻意识”。 

（一） 求知意识 

求知欲，是人的本能之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渴望，是阐释立意的基本动因。就是说，阐释的价值，是满足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渴望。阐释的功用，不是探求知识，而是解说知识，使不知的知、不懂的懂。要做到这一点，阐释者必得“先知”。阐释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解说的精确度问题。精确度不高，主要便是由于知之不精、不确所致。“知”的内容主要有三：事物、事理、事由。 

以事物为主要对象的“知”，如《故宫博物院》《奇特的激光》《我国古代的车马》《活版》《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书目》《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等，“知”的目的在于了解事物“是怎样的”。这要求对事物的性质、特点、构造、形状、功用、种类等，都有准确、全面的洞悉。当然，就具体对象来说，也各有侧重，对抽象事物（如语言、思想、浪漫主义等）的“知”，就无构造和形状可言。 

以事理为主要对象的“知”，如《食物从何处来》《统筹方法》《眼睛与仿生学》《大自然的语言》等，“知”的目的在于了解事理的“怎么样”和“为什么这样”，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内在规律、主要特点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科书的内容均属此类。 

有时，事物与事理的“知”是相互联系的，难以截然分开的，如《鱼类的声音》一文，了解“鱼类的声音”，就要既“知”鱼类的声音“是怎样的”，又要“知”鱼类的声音“怎么样”，还要“知”鱼类的声音“为什么这样”。 

可见，事物、事理的“知”，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事物的“知”，一般是对现象层面的了解，感知的成分较多；事理的“知”则是在事物的“知”的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是对内在规律、机理的探究，认知的成分较多。前者是“知”其然，后者是“知”其所以然。显然，后者在认识水平上要高于前者。 

再说以事由为主要对象的“知”。所谓“事由”，就是事物的由来，指事物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或传承、沿革等。如《语言的演变》《人类的出现》《天体的来龙去脉》《中国石拱桥》等，就是基于对事由的“知”的。对事由的“知”，是在时间、历史的维度上的回溯，“知”的目的是了解事物“如何演变成这样”。如果说事物、事理的“知”，侧重于了解对象的静态和共时态，事由的“知”，则侧重于了解对象的动态和历时态，是对事物作形成性、过程性、发展性的探究，从发展变化中去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自然，事由的“知”，也是和事物、事理的“知”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只不过是在一个整体中各有侧重罢了。 

（二） 教喻意识 

人类的求知意识与教喻意识是紧密相连的。人类文化的薪火相传，资讯的传播，知识的普及等，均体现了人的教喻意识。文化知识的有效传递，主要借助的是阐释的方法。教喻意识集中体现为对既有文化知识的阐释上，体现在教科书、科普读物、工具书（如百科全书、辞典）等的编写之中。“教”而使之“喻”，是阐释行为的直接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为此，就要力求将知识解说得准确、明白、易懂。准确，讲的是科学性；明白，讲的是明晰性；易懂，讲的是可接受性。这三者中，“可接受性”是制约、导引阐释行为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来说，他们“知”的起点不同，对阐释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对“可接受性”的判定，直接决定了教喻的效果。如果说，科学性、明晰性是阐释的“常数”的话，可接受性就是一个“变数”。“变数”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时候，出于对可接受性的考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阐释的科学性和明晰性。因而，教喻意识便主要表现为阐释主体对“可接受性”的正确判定上。 

鉴于读者接受状况存在的差异，阐释的立意大致上可作两种区分：一是提高型，一是普及型。 

提高型的阐释，面对的是具有功利性、实用性需求的读者。这些读者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有明确的阅读目的，力求学而有成、学以致用，他们的接受状况相对较好，因此，提高型的阐释一般采用平实性的解说，纯用说明的方式表达，不作旁征博引，不用过多的修辞手法，追求高度的科学性和明晰性。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科书、科学资料、试验报告、工具书、凡例、说明书、书籍和文章的内容提要等，均采用此类阐释。 

普及型的阐释，面对的是有一定的求知欲，但没有实际的功利性、实用性需求的读者。这些读者的“求知”，只为了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涉猎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只是希望能多懂点，而无须懂得很精深。因此，普及型的阐释一般采用艺术性的解说，除了用通常的说明方式外，还借助叙述、描写、议论以至抒情等方式进行解说，较多地采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对比、排比等，内容往往旁征博引，尽量做到知识性与生动性、趣味性的统一。这类阐释由于大量的修辞手法的运用，在加强了趣味性的同时，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解说的科学性。这无疑的是一种尴尬的选择。在知识小品、科学小品和一些导游性的解说词中一般均采用此类阐释。 

不论哪一种阐释，都离不开“平易”这一基本的要求，容易读懂是首要的。

2.相关资料 

我们现在不会说话 

施晓宇 

我发现如今我们连说话也不会了。 

不会说话，在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说我们今天许多人在许多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说生动的话——不会用属于自己的语言说话。比如现如今不是大力提倡旅游吗，可是几乎所有的风景点，所有的导游员说的几乎是一样乏味的语言。有的甚至雷同到了如出一辙的地步。就好比不久前，我应邀到一个地方开讲座，主人招待我去乘竹筏漂流，这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十分流行的游乐方式。在漂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艄公向我诉说的解说词跟我几年前来过时讲解的一模一样，毫无改进。更绝的是，这时我所乘坐的竹筏追上了前面的一张竹筏；而我身后的一张竹筏又追了上来，三张竹筏前后紧挨着同时进入一条窄窄的水道和深深的峡谷。于是奇妙的一幕产生了：三个艄公面对同样一个景点，几乎不带任何时间差地用同一种版本的解说词同声说道：“大家请看，我们左上方的一块石头像不像一个年轻的和尚在背一个年轻的尼姑？”因为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口，在我耳朵里听起来就仿佛是从一架留声机里播放出来略带回音效果的一模一样的声音；又仿佛三个鹦鹉学舌的人在用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般地背诵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而这种缺乏个性、了无生气、千篇一律、如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几乎适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景点。只要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所到过的每一个风景名胜古迹，这种没有新词汇、没有新观念、没有新鲜感、没有新内容——也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的老调重弹难道我们还听得少吗？！就好比同样一个“和尚背尼姑”这样俗不可耐的段子在中国的大地上，真可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处不在、永不过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间故事”，不让你听到耳朵起茧才怪。 

不会说话的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一边是缺乏生动的语言，缺乏自己的声音，缺乏个性化的词汇，一边却又是新名词乱发明、新词汇乱轰炸、新语言乱创造。比如“哇塞”“嗯哼”，比如“帅呆”“酷毙”，比如“恐龙”“偶像”，比如“讨厌”“蔻族”，比如“很QQ”“蛋白质”“伪处女”“伪新人类”“飘的一代”……甚至一个夸张的语气助词“耶——”随着语调的升降、口气的轻重，所表达的意思往往大相径庭、适得其反。而且，这样“三新”“三乱”的新词新语大多出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之口。在使用这种另类语言时，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否则一不小心掉进语言陷阱、陷入没顶之灾的只能是你自己。比如“恐龙”指的是网络上的丑女；“偶像”指的是呕吐的对象；“讨厌”指的是讨人喜欢、百看不厌；“蛋白质”指的是笨蛋、白痴加神经质；“很QQ”指的是那种像李湘、何炅一样身材小巧、不高不壮实却具有亲和力一类可爱的人；还有“伪处女”指上身保守、下身开放的现代女子；“伪新人类”指表面上很新潮、很另类、很超脱，骨子里却名也要、利也要、官也要、什么都想要的人；“蔻族”与“飘的一代”大同小异，指生活中很懂得爱护自己、很懂得享受、追求舒适的人。面对这种“另类语言”，如果你不虚心学习，认真请教，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初入大观园的刘姥姥、枉在怡红院的傻大姐——真让人耻笑作“好三八”！ 

在这样混乱的词汇里，在这样无序的语境中，如果我们不甘心充当鹦鹉学舌，我们便只好失语。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不会说话。” 

（选自《福建广播电视报》， 2001年6月12日） 

上文对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运用语言有所启发。作者这里说的两种“不会说话”的情形，是我们写作时需要努力避免的。

